
2025年（夏） 19

值年园地

2025 年是我们这些 1972 年春季入学

的二字班同学毕业离校后的第50个年头。

毕业后，我和一些同学去了青藏铁路建设

一线，希望为将铁路穿越青藏高原直通拉

萨出一点微薄之力。遗憾的是我被分配在

相当于全线大本营的昆仑山下的格尔木

市，做的是沿线场站的选址与站房等的设

计工作。这使我缺失了许多其他同学在自

格尔木至拉萨沿线高海拔地区经历的许多

极其艰苦却值得记忆终生的人生体验。

但有一点也还算是幸运的，在这一期

间，为了拉萨站的选址，我曾跟随一些老

同志坐卡车去了一趟拉萨，一路经历的风

雪与高寒，也算对沿线同学们曾经生活与

工作过的艰难环境有过一点体验。

在站场队，我们的工作主要是车站及

其配套设施的建筑设计。不过在这样一个

综合性专业设计院，只做建筑设计的可能

性似乎不大。房建组的技术人员似乎都应

该做到建筑、结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才算勉强过关。我们学建筑的，在结构上

无问西东五十载，可知同学非少年？
○王贵祥（1972 级建筑）

是弱项，为了适应铁路专业设计院的这一

特点，那期间我花了相当大的气力补读结

构方面的书。除了复习结构力学、钢筋混

凝土结构等从学校带来的相关教材之外，

也向同事借阅，自学了土力学、弹性力学

等。也正因为这一点，一段时间内，我对

结构计算与设计似乎颇感兴趣，还顺利承

担了沿线一个站点高有8米、重达数吨油

罐支架的结构计算与设计，以及某座公共

建筑物地下防核爆设施的结构计算与设

计。只记得那时的大量结构计算，用的都

是计算尺与手摇计算机，这样的做法，不

仅要花相当长的时间，还留下厚厚一沓计

算稿纸。

1977年恢复高考，紧接而来的1978年

又恢复了研究生考试。我内心深处渴望读

书的热血又再一次涌动了起来。当收到清

华大学建筑系研究生录取通知书时，才感

觉到自己多年来心心念念的读书梦，又有

机缘再一次得以延续了。我读的是建筑历

史方向的硕士研究生。近三年的研究生生

活，不仅是专业上的深造，也是对建筑学

专业基础的夯实。研究生期间，除了阅读

大量中文建筑书刊，以及一些有关现代建

筑理论与历史的英文原版书之外，还补修

了本科时感觉有点缺失的一些课程，特别

是研究生建筑设计课。

我的硕士论文是在莫宗江先生的悉心

指导下完成的。先生的言传身教以及先生

与我们闲聊时，常常提起梁思成、林徽因

两位学术大家的学问与治学方法，令我受

益终生。在先生指导下完成的硕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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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将原先被误判为南宋遗构的福州华林

寺大殿，经过严密的考证，明确为五代

末吴越王钱俶十八年（公元964年）所创

的原构，是现存南方最古老的木构建筑实

例，从而为华林寺大殿及时升格为国家级

文物保护单位提供了充分的依据，还从其

中发现了一些唐宋辽金时期木构建筑营造

的控制性比例规则。

1981年7月，我被分配到了北京市一

所高校建筑系任教。虽然我研究的主要方

向是中国建筑史，但作为一名青年教师，

我的教学实践却是从建筑初步、低班建筑

设计、高班建筑设计，直至指导毕业设

计，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我也参与了多届

学生的古建筑测绘课程，如先后主持了北

京潭柘寺、北海团城与琼华岛部分建筑、

西山团城演武厅、颐和园南湖岛等古建筑

群的测绘，以及参与了孔庙与国子监的测

绘。直到1991年，我带领一些教师与学

生，对已经有严重歪闪的世界现存最高也

最古老的应县木塔做了完整的现状测绘，

总算为这座世界级的木构古建筑遗存留下

了一套全面真实的记录。

我之后主持的一些古建筑测绘，是在

清华任教期间完成的。其中包括五台山古

建筑群、登封古建筑群、华山古建筑群，

以及易县清西陵昭陵建筑测绘，北京故宫

太和殿前两侧楼阁、门殿与朝房测绘，以

及晋东南地区的诸多宋、金、元古建筑等

一系列古建筑测绘。值得一提的是，我们

的测绘图为清华主导的五台山与登封两地

古建筑群申请获评世界文化遗产，起到了

不可或缺的作用。而五台山申遗所用繁杂

的英文文本，也是由我负责审阅校对后提

交的。

1985年，我担任了北京某高校建筑系

的副主任，1988年被聘为副教授。接着，

获得国家教委支持，去英国爱丁堡大学深

造。第二次深造是在2001年去了梁思成先

生等一众中国建筑界前辈曾经留学的美

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进修。更为幸运的是，

2012年我还受到位于美国洛杉矶的世界著

名研究机构盖迪研究中心的特别邀请，在

那里做了三个月的研究与学习。国外的学

习经历中，最令人留恋的记忆是泡图书

馆。海量英文经典建筑类书籍以及一些西

方历史与艺术方面书籍的阅读，不仅使我

的学术视野大有拓展，也使我的英文阅读

与写作有了较大提高。这些经历为之后的

一些年，我将8部重要的英文建筑理论与

历史性书籍译成中文出版奠定了基础。这

些书籍包括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建筑学家

阿尔伯蒂撰写的《建筑论——阿尔伯蒂建

筑十书》与德国学者撰写的《建筑理论

史——从维特鲁威到现在》等西方经典理

论著述，以及在现代西方建筑领域颇具理

论价值的英国人撰写的《建筑理论》上、

下册，希腊人撰写的《现代建筑的历史编

集》与美国人撰写的《西方建筑史——从

远古到后现代》等。

为了在学业上再有提高，1993年我又

报考了清华吴焕加先生的博士生。博士论

文答辩后，学院领导有意让我留校。可惜

我原来的单位不放行，后来我先后担任了

原单位建筑系主任与学校副校长。只是

因为过多的行政事务实在不是我的心志所

在，在校领导即将换届的时候，我再一次

提出要回清华的意愿。

1999年在北京召开世界建筑师大会，

负责会议组织的吴良镛先生要求我帮忙做

一些与会议筹备有关的辅助性外围工作。

那一年几乎每周都会到清华建筑学院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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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先生组织的与建筑师大会有关的各种

筹备性会议，并提交了一份在分会场的英

文发言稿。正是在这一期间，院长秦佑国

先生再一次提起我的调动问题。为此，我

也再一次向原单位领导请调。经过一番努

力，特别是得到了我的老师吴焕加与楼庆

西两位老先生的帮助，也得到秦佑国院长

与左川书记的支持，最终获得了成功。这

一调动，终于圆了我自硕士研究生毕业以

来就一直期待的、在梁思成先生开创的中

国建筑史学领域，安心做一点真正能够

实践“为往圣继绝学”的学术性愿景。 

回到清华之后，除了担任建筑历史所

所长与建筑学院学位委员会主席之外，没

有其他事务缠身，心境上清净了许多，可

以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教学、读书与研究

上。有幸的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又有

机会主持或参与了延续近二十年的古建筑

测绘实习，并先后开出了包括“西方建筑

理论史”“中西建筑文化概论”“中国古

典建筑法式与制度”等几门独具清华特色

的研究生课，也培养出一批颇有造诣的硕

士、博士研究生，还与几位博士后合作，

开展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尤其令人感

到欣慰的是，我直接指导过的本科

生中，出现了一些后来在国内颇具

影响力的知名建筑师。我先后在两

所院校带过的研究生，包括硕士、

博士与博士后中，目前在国内外多

所知名大学任教，且已经开始崭露

头角的学术性人才，就有十多位之

多。当然，还有不少在一些重要的

科研与设计单位，渐渐成为了可以

独当一面的技术型人才。2016年，

我还获得了建设部颁发的中国“建

筑教育奖”，也算是对我30多年教

学生涯的一个肯定。

回清华的本意，就是希望绍继学界前

辈开辟的学术事业，为中国建筑史与建筑

理论的研究，尽一些绵薄之力。这一时

期，我先后独立申请并获得四项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支持，直至 2018年退休前夕，

还与我们历史所同仁，共同申请获批了一

项国家重大社科基金项目支持。在这几项

基金的支持下，我先后完成了《中国古

代建筑基址规模研究》《明代城市与建

筑——环列分布、纲维布置与制度重建》

《中国古代佛教建筑研究论集》《中国汉

传佛教建筑史》《消逝的辉煌——部分见

于史料记载的中国古代建筑复原研究》

《中国古代界画研究》等论文集与专著。

特别是在最后一项社科重大项目基金

的支持下，经过五年多的艰苦努力，独立

完成了一部厚达1200余页，且获国家出版

基金支持的研究专著——《〈营造法式注

释〉补疏》。这一专著的出版，或似乎

可以自诩为聊以作为对梁思成先生学术伟

绩做出的一点附骥之劳。在这一研究基础

之上，又受中华书局之约，完成并出版了

《营造法式》现代文版的全本全注全译

莫宗江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日，王贵祥（后排左 6）

和工作室伙伴们在建筑馆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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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大约同时，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拙作《唐宋古建筑辞解》，也大体可以归

为这一研究的副产品之一。除了这些纯学

术性专著之外，还先后撰写了《北京天

坛》《古都洛阳》《匠人营国——中国古

代建筑史话》《古刹美寺》《中国江南园

林访古》《老会馆》等一些较为大众化的

建筑史书籍。笼统而言，先后出版以中国

建筑史为主题的书籍有20余部之多。其中

专著《中国汉传佛教建筑史》获中国出版

政府奖的“提名奖”，译著上、下册《建

筑理论》获“中国建筑图书奖”，《中国

古代界画研究》获“中国最美的书奖”。

此外，为了将梁思成、刘敦桢先生开

创的建筑史学术事业推向深入，依托清华

大学建筑学院这一平台，我与所内同仁创

办了《中国建筑史论汇刊》，连续出版20

辑，并与中国机械工业出版社合作，创办

了中国建筑史学界的专业刊物《建筑史学

刊》，从而将梁思成先生于20世纪60年代

开创清华《建筑史论文集》时就一直期待

有一本中国人自己的建筑史专业学刊，且

已成为中国建筑史学界几代学人漫长的学

术期待，终于得以变成现实。

这些年来，我一直没有完全放弃实践

性的设计工作。我和我工作室团队中小伙

伴们的设计，主要集中在具有传统文化色

彩的旅游、景观、寺观，及旧城改造等方

面的工程项目上。有一些项目，已经成为

当地的地标项目或颇具吸引力的旅游目的

地项目，时间较早者，如20世纪80年代建

造的北戴河海滨建筑碧螺塔、90年代初建

造的深圳世界之窗、90年代末开始建造的

普陀山宝陀讲寺与万佛宝塔。时间稍晚一

些且有一定影响力的，如庐山东林寺大佛

景区、成都鹤鸣山道源圣城、随州大洪山

慈恩寺、洛阳栾川老君山景区、黄梅五祖

寺“东山法门”、湖南芷江抗日战争受降

纪念馆、开封九六零文化景观街区改造、

南昌万寿宫街区旧城改造等。目前，正处

于红红火火施工中的规模宏巨的山东齐河

古建筑博物馆群与九江庐山杏林文化苑，

也应该能够成为颇具旅游目的地潜能的全

新景区。

除了新建项目之外，我也承担了一些

文物建筑的保护、修缮与重建工程，如西

安大明宫麟德殿遗址保护、南昌万寿宫遗

址保护与殿堂重建、昆明文庙大成殿与大

成门复建和武当山南岩宫大殿、玉虚宫玄

帝殿、龙虎殿与父母殿等遗址保护与复建

等。要知道，能够在历史建筑遗址上，例

如世界文化遗产地武当山，再现这些历史

建筑，没有相当的考古与历史资料依据及

相当缜密的研究性设计，几乎是不可能获

批的。这些历史建筑的重生，在一定程度

上，也多少体现了我和我的团队，多年来

在学术研究上所付出的心力与汗水。

我个人的这些经历与体验，与我们班

集体中的同学这些年来为国家、为社会付

出的辛劳与血汗相比，无疑是微不足道

的。我的同学们，几乎每个人都曾经在自

己的岗位上有着不凡的经历。工作与生

活中所遇到的重重困难与挫折，个中的辛

苦、烦恼与拼搏，或也只有每个人自己的

内心深处才有着真真切切的体验与回味。

虽然我们仍怀“美哉吾校旗，愿日增汝之

光辉”的勃勃雄心，但如今的我们多已两

鬓斑白，甚至有同学已先我们而去。令人

不禁对这无情的岁月多生不胜唏嘘之感。

既然是“欲说还休”，或也最好不再做更多

的言说，只需将这感慨勉强作为这篇追忆文

章的结束语吧！


